学校如何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学生
编者按：一个中学发生师生冲突，本来并不具有新闻价值。这种冲突在每所中学都可能发生，没有什么新奇。

作为新闻媒体，我们之所以要报导，是因为这个事件能给人带来的思考。社会如何认识孤独症？学校如何教育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我们的政府，教育部门可以做些什么？最后是我们媒体本身，要思考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倡导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去面对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群。

事件回放

4月25日，南山区松坪中学平素安静的校园突然喧闹起来，深圳有4家媒体单位涌入位于学校二层的七（一）教室，一时间摄相机、照相机灯光闪闪，教室内外沸沸扬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邝老师是七（一）班的班主任，并负责英语课的教学。小峰是一名被诊断为孤独症的学生。4月23日，邝老师调整了座位，因为小峰的身材高大，挡住了后面同学的视线。她将其调整到后面的座位上。小峰同学无法接受，当邝老师走到其身边，他问老师为什么要换他的座位，小峰老师表示如果他想调换可以考虑一下。但小峰同学情绪非常激动，他出手打了邝老师。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男老师，邝老师躲到其身后，小峰同学被男老师和同学制止住。
同学们对此事议论纷纷，情绪激动。

有人向媒体打了报料电话。

松坪学校罗校长马上组织召开了七（一）班的班会，指出：小峰是一位有特殊需要的学生，这件事是因为他情绪调控能力不足导致，大家不要惊慌。小峰同学有能力缺陷，我们需要帮助他。
各路媒体根据自己的见闻，一时“初一自闭男生打老师”的消息见诸各报端。
普通学校如何帮助孤独症学生
笔者对松坪学校的校长罗楚春进行了跟踪采访，罗楚春校长本人被深圳自闭症研究会聘为专家理事，他向记者解释了孤独症的特点，表明了他对孤独症学生和家长的理解和支持，也阐述了松坪学校的有关生命教育的理念。
· 认识孤独症

孤独症也称自闭症，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据美国最新的诊断标准，发病率是一百五十六分之一。可以说孤独症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大敌。

自闭症作为一个谱系障碍，覆盖面很广，患者在行为方面差异很大。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像孤独症的个体差异那么大，各个患者的预后也不一样。但是，有三个方面的异常，是所有患者的共性：

一、交互式社会交往（reciprocal social interaction）：不知道怎样和同龄人玩。 
    二、交流：交流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交流（即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自闭症儿童在这方面的缺陷，表现在他们只表达自己的要求，而不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们不明白别人话里有话，搞不清楚别人是玩笑还是认真。阿斯伯格症的孩子会夸夸其谈，但不喜欢对话，他们不得不通过系统性地学习交流技巧才能改进自己的交流能力。
三、重复的行为和狭窄的兴趣：拒绝变化，拒绝新东西，非常固执。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行为会逐渐减轻。 
人们认为自闭症患者一般都伴有智力低下，而现在，自闭症谱系包括了那些智力正常的患者，二者的数量基本上是一比一。
高功能的患者一般有正常的智力，这使他们能够学习社交技能，以补偿自己的缺陷。但
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的核心问题就不严重。尽管他们智商不低，应付日常生活对他们来说仍是不小的挑战。
    能上普校的孤独症儿童基本属于高功能。尽管表面看上去这些学生也很普通，但因为核心缺陷还存在，学生本人在学校是需要接纳、关爱和帮助的，同时还要进行能力的训练。对于老师和同学来说，也需要找到一定途径的帮助，来了解和认识孤独症。有这样的学生，老师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 普通学校如何帮助孤独症学生
松坪学校是一所提倡生命教育的学校，他认为对这类学生，学校首先要有接纳的态度。像这位小峰同学在情绪的表达与处理上显然存在问题，以致以不得当的方式来发渲泄，导致行为问题的发生。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要理解学生的特殊性。
孤独症孩子的成长只有通过教育训练的方式，教育训练涉及家庭、专业机构、学校、社会。他们需要来自各方面的关怀和帮助。他们的教育的确是需要的资源比较多。
这些学生的个体差异很大，这反映在各项能力的参差不齐和进步的速度不同上。所以，孤独症学生是什么样的，不可一概而论。
罗校长说：他很理解孤独症状学生，特别是他们的家长是世界上为孩子付出心血最多的家长，因为孩子需要从小训练，要历经很多年。不少家长们为了孩子放弃自己的事业，很让人感动。
另一位孩子曾在松坪学校就读孤独症家长表示：非常感谢松坪学校能接纳自己的孩子，通过班里老师的示范作用，有很多爱心同学的帮助，建立了爱心班级。通过家、校的密切沟通，她的孩子成长得良好。尽管心理年龄和同龄孩子比起来还略小一点，但完全有希望可以有更大的进步。这个孩子身心健康，非常向上，老师同学们很接受他。相信他一定能回归主流的。
罗校长认为：社会上为上学的孤独症孩子提供的资源很少，作为学校，本着生命教育的理念，不会放弃每一个可以教育的孩子。所谓“有教无类”，每一个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教育的公平性。作为教育工作者，要用爱心去对待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才能体现教育的生命价值。
我们看到国内也有教育训练成功的例子，孩子最终和别人一样工作生活，身心健康。当然，也有一部分学生达不到普通学生的水平，但通过教育都有所进和改善，可以很好地生活。所以，对这些学生不应当放弃。教育他们不仅是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更是为将来的和谐社会负责。
在深圳电视台“一时间”栏目的电话连线中，罗校长明确表示欢迎小峰同学重返学校。但个别媒体的报导有猎奇心理，使小峰同学及家长感到非常沮丧和失望，至今未主动联系学校。罗校长对此表示遗憾。
罗校长说：中学生跟同学、家长发生冲突是常见的，而孤独症学生与同学、老师发生冲突，也是正常的现象。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让下一次冲突不发生。作为学校，有教无类，我们会尽力去帮助小峰同学，通过专业人士的帮助，希望家长放下包袱，为小峰做好适合他的成长计划。我们不会因为有冲突就放弃一个可以教育的学生。

从家长角度看待孤独症的融合教育需求
笔者也从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了解到家长们对本事件的看法。
各媒体长篇累牍的报导，也引起孤独症家长群体的强烈反响。他们认为个别的报导，会导致在校的孤独症学生家长、老师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也会使普通学生家长认为孤独症学生是令人恐惧的，而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纳这样的同伴。这样会使这些学生的入学和就读更加困难。
· 作为社会大众如何看待孤独症
有的媒体会将孤独症儿童写成有行为问题，会乱打人的残疾人；有的媒体会告诉大众孤独症儿童根本不能讲话，像个木头人；甚至有的媒体也会报导孤独症儿童都是“天才白痴”……林林总总，不一而同。
孤独症家长们一般都不愿面对媒体，因为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角度来报导孤独症，使社会大众能了解这些人群的真正困难和需求，得到有效的帮助。而不是将孤独症写成一种样式。
孤独症的孩子是各种各样的，他们的个体差异特别大，他们的预后的个体差异也特别大。，这表现在每个孩子的能力不同，进步的速度也不同，预后不同。有的孤独症孩子终身需要监护，有的孤独症孩子可以自理并在辅助下就业，而有孤独症孩子则可以自立，融入社会。每个家长都不愿放弃孩子，因为教育训练是孩子进步唯一可行的方式。
不是所有的孤独症孩子都产生行为问题，也不是所有的孤独症孩子都有情绪障碍，这些问题可能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发生，也可能会在教育训练成功后消除。
能够进入普通学校的孤独症学生，在孤独症的群体里属于功能比较高的孩子，能适应、融入社会生活是家长们最大的愿望，也是孩子回归社会主流的希望所在。我们的社会需要给他们更加宽容和接纳的环境。
· 期待深圳的融合教育能赶上国内其城市

作为家长，都十分理解老师身上的压力，尤其是中学老师。他们认为：深圳作为一线城市，跟国内其它城市相比，在融合教育的实施上，还有一定距离。
如杭州、上海、北京、广州，都在做融合教育的试点。在普校中建立资源教室，配备专业的老师，并有心理专业的资源，并通过对普通教师的培训，使得有关老师更加了解有特殊需要学生的需求，使有这些学生（包括孤独症、多动症、学障儿童、适应困难等儿童）可以在这个教室里得到专业帮助，逐步融入班级这种帮助也包括帮助普通学生接纳与自己不同的同伴。
如果学校有资源配制，那么像小峰这样的学生就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学校和老师的压力也能减轻。

融合教育的实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明水平，希望深圳市不要落于人后。

一个学生有孤独症，是谁的错呢，是学生自己还是他的父母呢？
生命存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世界才如此缤纷多彩。任何一种生命的形式都是值得尊重的。
当代教育的趋势是生态教育，即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差异，而且我们也需要使全体受教育者认识到生命的多样性。
试想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未接触过需要帮助的特殊人群，他从来不用为这些人考虑，为这些人提供帮助。你期待他长大后会善待弱者吗？他肯定会认为世界上不应该有特殊人群的存在，他也认识不到生命更深层次的意义。
让具备一定能力的并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进入普校，，其意义不仅是为了让这些学生发展他们的潜能，尊重他们的生命成长，实现他们的生命价值。更有意义的是让那些没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认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和自己不一样的生命，一样有意义。并使他们从小学会宽容、接纳、乐于助人，使他们拥有博爱和善良的美德。
如果说教育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应当说是培养美德和习惯。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感谢松坪中学和深圳自闭症研究会，多角度提供了观点。）
